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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在其先父追思会上讲话

先父臧启芳堂堂中国人
作者：臧英年

（上接2018年7月6日第B4版）
1955年东海大学在台湾台中创立，

先父应聘前往任教。东海大学是先父生前
最喜爱的一个地方。那里有圣地灵山的环
境，适于老人家居住，又是一个百年树人
的高等教育学府，适为先父一生一世以作
育英才为己任的向往之所。先父常讲：“得
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乃人生之至乐也。”
又说：“我一定以我的余生从事文化教育
事业，这是国家强大盛兴的基础事业，也
是我决心为国效力的唯一方向。”

先父在东海教书，也兼任经济系系
主任职务，一面教学和忙于系务，一面又
从事著述工作，将自己在1925年翻译出版
的美国韩纳着《经济思想史》一书，根据
其最新版的内容加以整编。为了赶进度俾
能早日完成，这份工作也着实费了先父不
少精力。他常常在白天忙了一整天，夜晚
又继续著书工作到深更半夜。家母看他工
作太吃力了，常劝他不要过劳，先父便回
答说：“我每天有预定的进度，白天忙于
其他事物，抽出的功夫不多，晚上的时间
就不能不利用了。”这样，半年下来，
先父的健康情形每况愈下，直到1958年春
天，症状发作而卧倒病榻了。

先父卧病时间足有一年六个月之
久，平素没有积蓄，治疗期间需款尤多，
这时全赖先父老友等的经济帮助，才能支
付开销，脱离困境。其时，东海大学校方
和师生同仁们对先父的许多支援也是至深
至切，难以尽书。在东海大学有许多已经
归主的眷属夫人们，都常为先父祈祷，盼
上帝赐福。先父也由此皈依了基督，获得
安慰。先父病况最严重的时候，凯年弟曾
辍学一年，回家服侍先父。他向学校请求
休学之前和我商量，并没有预先禀告父
亲，因为我们知道他刚强的个性，总是一
切苦难自己承担，尽管他确实需要子女
的奉侍，也决不肯因此让子女们荒误学
业。1962年2月28日先父因心脏病突发不
治，在东海大学住所去世。

先父在台生活的最后12年里，我已
长大成人，有不少机会亲聆他老的教诲，
和目睹其处境。有几桩耳闻目睹的事就此
一谈。

一是，先父在台湾主办杂志时，有
一位经常投稿的作者是时任立法委员的马
乘风先生，他笔锋犀利，论政深刻，主张
台湾应逐步走上民主政治之路。不幸他经
人举报，以“匪谍”之罪名送入牢狱，下
落不明。其后先父接到公函，蒋介石接

见，要听先父谈谈台湾社会现象和民间
舆论。先父在被接见时问起当时下落不明
的立法委员马乘风的情况，并告诉蒋，社
会上对此案众说纷纭，反应不佳。老蒋立
即脸色大变，十分气愤地说：“不了解情
况，不要乱问。”会谈也就此结束。

二是，有一位东北籍的刘博崑立法
委员，在一册个人藏书的某页上写下“蒋
某未必有此雅量”的眉批。是比较毛泽东
以往一事而言。此书由邻居借去阅读，其
人后来和刘委员反目失和，将该书送呈老
蒋。蒋氏阅书后龙颜大怒，降罪于刘，立
即革除了刘博崑的立法委员职务。蒋无雅
量之说由此证实。

三是，蒋介石在台湾过七十诞辰，
放言希望各方人士以进言代替庆祝。先父
写一文发表，建议蒋氏要“减忧节劳”，
不要大权一统，操劳过分，也不要事必躬
亲，日理万机。其结果便是忠言逆耳，得
罪于他。

四是，台湾《自由中国》刊物创办
人雷震先生在台主张由部分国民党人士和
其他党外人共同创办一个“新党”，以发
挥对国民党监督和竞争的双重任务。蒋介
石大怒之下，于1961年9月下令将雷震押
解入狱，借口是《自由中国》杂志言论歪
曲，动摇国本。其后由胡适先生在国外发
起，要营救雷震先生出狱。国内外共有20
多位学者和知名人士签名投书，先父是其
中之一。据说，该请求书引起蒋氏万分震
怒，撕为粉碎，投掷地上。雷震入狱也坐
足了10年之期，才获释放。因此，先父也
登上了蒋氏的“黑名单”。转年2月28日
先父在东海大学因病逝世，其毕生“公
务员”的身份竟不能获得台湾铨叙部的
认可，遗属应获得的抚恤金也分文不发。

总之，以上种种事例都说明和突出
了一个现象和问题，那便是：以言犯上，
罪加一等；仗义执言，谈何容易？再有，
拒纳忠言便也是家国败坏的先声和后果。

对于年青人，先父总是极力鼓励他
们要敦品励学，充实自己，好作国家未
来的栋梁之才。先父对我们讲：“有能
力，无抱负不成；有抱负无能力，也不
成，必要两者兼备，才能为国家出力。”
又说：“年青人必需在古人和今人中取法
一两个人，作为个人处世为人可靠而良好
的标准。”先父一生最佩服的师长是王云
五老先生，一生最推重的古人是汉末的诸
葛武侯。据先父讲：“王老先生是苦学成
名，学贯中西，忠公体国，品德高尚的

忠厚长者。诸葛先生是竭
智尽忠，澹泊明志，鞠躬
尽瘁，死而后已的忠义之
士。”又说：“史可法、
文天祥等人大难不苟，从
容就义的一瞬间表现，乃
是他们一生养天地正气，
法古今完人的自然结果，
是由来已久和水到渠成的
事。一个一辈子见利忘义
唯唯诺诺的小人，在国有
大难之时，绝不会顿然醒
悟为国捐躯，这和一个一
辈子忠公体国，大义凛然
的 志 士 之 必 然 要 成 仁 取
义、为国效死，是同样的
道理。”

对去机场或去车站迎送达官贵人的
事他绝少去做，认为这多是迎送如仪，
缺少真情，不需要自己再去凑数了。这
桩小事也表明了先父为人态度的一面。

先父存心宽厚，古道热肠；尽管外
表俨然，而内心热情如火。先父有了烦
恼困难总是个人一力承担，绝不愿因自
己情绪的低落而影响到别人。对于任何
亲友、学生乃至素味平生登门求助者的
困难，却会视同自己的困难一样，一定
全心全力为人求解。因而，先父在世之
日，助人一臂之力的举动经常出现。

有人求先父帮忙，他若无能为力，
便一口回绝，从不加以敷衍。我问他老
何以如此，为什么不圆滑一点，说些动
听而无济于事的话去应付这种场面？先
父则说：“记住，英年，当你确实不能
为人尽力的时候，必需要直截了当地告
诉他，白白让人家抱了一阵空希望，岂
不是未助之反害之了吗？就如同：对于
一个垂死的病人，我们应该尽量说些好
听的话去安慰他。但对于一个本来可能
医好的人，如我们医术不济，我们绝不
能冒充良医，耽误了他挽救的时机，必
需直截了当的告诉他，自己医术不行，
请他另就高明。”

尾语：先父安息于台中东海大学附
近山坡地段风景幽美的台中公墓，迄今
已56年。1972年2月下旬美国尼克松总统
前往大陆与周恩来总理签署了“上海公
报”。尼克松总统成行前我便开始在美
国新闻媒体（电视和报刊）和公众场所
公开发言，力挺华府与北京关系解冻和
进行建交的行动，认为这是惠及双方和

国际大局的必要措施和明智之举。因此，
我立即被台湾执政当局视为“叛逆”，迅
速列入了禁止入境黑名单的前列，持续26
年，直到1993年才解禁，其后我才得以入
境台湾，前往台中先父公墓祭扫。

2012年2月下旬，在先父逝世半世纪
后，他的子孙辈和各界人士在美国旧金山
市（1919年先父在该地加州大学勃克里分
校就读研究所）举行了一场追思先贤臧启
芳先生的纪念会，会中有多人发言，对先
父的高风亮节、毕生奉献各抒其见，这正
是“斯人已逝，精神长存。”

先父启芳公一生奋斗和努力的领域
是作育英才、舆论报国和全力促进自由民
主国家体制的实现。

如今中国一定要励精图治、体制改
革、振兴民主、言论自由和认真推动尊
重人才，彻底贯彻以人为本、科教兴国和
鼓励创新的国策，有妥善的通盘计划，有
充分的资源支持，有贯彻实施的决心和行
动。

当前，中国人民要接受号召，实现
其“中国梦”，求的是安居乐业，平安是
福。而国家领导也必须责无旁贷地去创造
一个和谐、和平、和乐的社会环境，和清
新、优美、安全的自然环境，从而人尽其
才、物尽其用、货畅其流、地获其利、天
得其时，让中国人有更佳的条件、士气和
保障去实现他们的理想和美梦。届时，人
人强，国家强；人人富，国家富。而此一
顺序不能颠倒。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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